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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情绪的跨文化研究进展及展望  

——对内疚、羞耻的探讨 

杨  玲，李  磊，袁  彦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自我意识情绪具有社会性，而文化对于自我意识情绪的重要性便是由其社会性决定的。作为典型

的自我意识情绪如内疚、羞耻，其跨文化研究已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我们从跨文化的一致性和差异

性两个维度分别进行阐述，从内疚、羞耻的产生、功能以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等领域说明其具有跨文化

一致性，同时内疚、羞耻情绪也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存在文化差异。以上述分析为基础，为自我

意识情绪在跨文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提出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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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 世纪末，随着对自我意识情绪研究的深

入，如今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从文化视角研究

自我意识情绪是绝对有必要的。人类学家认为，

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对情绪的体验、表达和理解上

存在巨大的差异。根据Mesquita和Frijda 的研究，

Frijda提出情绪有七个成分构成：产生情绪的先

行事件；事件提及的某一特征的编码为某种文化

认可；评估事件对某人的影响；情绪生理反应模

式与一组自发反应相联系（羞耻产生脸红和凝视

远方）；人选择下一准备动作来自可能的动作指

令；情绪行为；选择处理情绪和动作的方式。事

实上情绪各方面都受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

化对情绪的社会影响即情绪的表达和压抑；同事

又是表达不同情绪的重要标准；并影响情绪的社

会凝聚功能。[1]。 
一般认为，自我意识情绪是人根据一定道德

标准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时所产生的

一种情绪体验。[2]Eisenberg指出道德情绪（moral 
emotion）即为自我意识情绪（self- conscious 
emotions），这是因为个体对自我的理解和评价

是这些情绪的主要成分，包括内疚（guilt）、羞

耻（shame）等高层次的情绪。 [3]羞耻和内疚是

与负性评价（自我或他人）相联系的情感，这一

负性评价是由于违背了正确和理想的标准和道

德规则，因此被看做是自我意识情绪[4]。 
近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做了一些相关研

究，这使我们可以从不同文化背景中更好地理解

自我意识情绪，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价值。 
二、自我意识情绪跨文化一致性 

（一）自我意识情绪及其产生 

自我意识情绪的出现要晚于基本情绪，自我

意识情绪不同于基本情绪的是它们需要自我意

识和稳定的自我表达。尽管有些情绪如恐惧经常

也含有自我评价成分，但那不是必须的，因此自

我意识情绪依赖自我意识的发展。[5]lewis等人研

究发现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是在 18-24 个月之

间，直到三岁末期才会发展复杂的自我意识情绪

如内疚、羞耻和自豪。[6]Schore认为当自我意识

能力出现时，儿童才会将外部评价转换成稳定的

内部评价，这是自我意识情绪的基础[7]。  
羞耻和内疚都是个体道德发展的重要内部

机制，Timothy J.Owens&Suzann Goodne将羞耻

定义为：一种源于反映个体某种思想或行为的感

觉：当他们做了一些错误的、粗心的或遗憾的行

为或想法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他自己本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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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人或是不值得尊重的。[8]

针对羞耻感的产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

点。Schore研究表明羞耻出现在幼儿的第二年初

期，它起源于儿童和成人的社会情感互动。[7]羞

耻通常出现在成人为禁止儿童的行为做出消极

反应的情境中，当成人对幼儿的行为不满时，幼

儿此时会避免注视成人，这便是羞耻的早期形

式。Mascolo M.F研究发现作为复杂的自我意识

情绪，羞耻不仅需要有自我意识的能力，而且还

必须拥有使用社会道德标准的能力，要评价他人

对自己的看法。Schore提出的幼儿第二年出现的

羞耻体验更应该被看做是羞耻产生的第一步，而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羞耻。羞耻在 18-24 个月得到

进一步发展，到 36 个月时，社会道德的价值标

准已经内化，儿童可以稳定地评价他人眼中的自

我，这时，当个体违反社会规则时，儿童便有内

化的羞耻体验。[9]

Hoffman从道德内化和人际交往的角度提

出了内疚理论。他认为，内疚是以移情为基础的，

是个体由于危害了他人或违反了道德准则而产

生的良心上的反省，对行为负有责任的一种负性

体验。[10]内疚是由于个体做错了事或自己的行

为伤害了他人或违反了规则而产生的带有惭愧、

不安、自责的内心情感体验。 
Hoffman从道德内化的角度提出，内疚可能

经过几个发展阶段：8-9 个月开始，当儿童有目

的的行动（如打人）使某人哭起来时，他们会产

生移情忧伤，大概一年后，这种忧伤会表现为内

疚感：4-5 岁时，儿童开始建构对他人更复杂的

表象，包括社会互惠性的要求。会对没有与其他

儿童进行互惠而感到内疚。[11]

（二）自我意识情绪与道德 

自我意识情绪引导我们倾向道德行为，避免

非道德行为，并控制我们的自我评价和行为。当

个体内在的特定目标、期望或标准违背了社会的

规则时，自我意识情绪就会提供反馈信息，社会

规则的违背可能就会导致内疚、羞耻等自我意识

情绪的发生。[12]

自我意识情绪对道德行为有着动机功能，尽

管这些行为不一定总是发生，但是自我意识情绪

可以让个体进入某种动机以及认知状态，增加了

个体从事相关行为的倾向，协调着个体的人际关

系行为和亲社会行为。[13]

自我意识情绪是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过程

中产生的，应属于社会情绪范畴，所以其存在价

值是服务于个体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自我意识

情绪，如羞耻、内疚，驱动着人们在成就领域和

任务领域中努力地工作，使人们以一种符合社会

道德规范、社会适应的方式进行人际交往，从而

与他人建立密切、良好的关系；同时自我意识情

绪帮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得以生存，获得一定的

社会地位，被他人接受，这是人类能够生存和繁

衍的关键。正因为自我意识情绪的存在，也就解

释了为什么个体能够拥有“自我”、“同一性”

等。同时，自我意识情绪能帮助个体增强和保护

这种同一性。[14]

（三）自我意识情绪与心理健康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内疚对维持良好的人际

关系有所帮助。内疚可被用于控制或影响他人，

在社会群体中，我们难免需要处理一些包括有意

或无意伤害他人的冲突性事件，如果当我们伤害

他人并因此而感到内疚时，我们就会设法挽救，

以求得到被伤害着的原谅。[15]

此外，Ronald C. Johnson 等人从美国、韩国

以及中国台湾三个地区选取被试所取得的研究

结果表明内疚与神经质不相关，与精神病成负相

关；而羞耻与神经质成正相关，与精神病成负相

关。相关研究表明，羞耻感与社交焦虑、抑郁等

呈正相关。 
三、自我意识情绪的跨文化差异性 

（一）自我的跨文化研究 

Tracy和Fischer等人认为自我意识情绪是来

自于自我反省和自我评价中的情绪。Keltner研究

表明自我意识情绪不仅指向自我本身，还应受到

他人对自我评价的影响，当个体感到内疚、羞耻

和自豪等情绪时，他们会评估现实或想象中他人

对自己的看法。因此自我意识情绪应涉及自我管

理和人际行为。[16]

对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而言，自我代表的含

义不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我意味着唯一，

是区别于自我和他人的一种途径；而在集体主义

文化中，自我更多地与集体成员、朋友和家庭联

系在一起。 
东西方存在文化差异，杨国枢将西方个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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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自我定义为个人取向自我，即自我主要是有

个人所珍视的内在属性所组成的，其核心是真实

的自我，包含了人类共有的及独特的内在生理和

心理的能力、潜能及倾向，这样的自我是一种高

度个体化的自我。[17]钱铭怡等人研究表明：羞

耻感在不同文化中，其重要性有所差异。在西方

的独立型自我建构的文化下，人们更多从自我的

角度去体验情感并以此指导其行为，他人对这些

过程的影响很少。在这样的文化下，感到羞耻意

味着个体没有能力应对外界环境的压力，因此个

体总是竭力压抑和否认自己的羞耻体验，甚至羞

耻本身也被看作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18]

东方集体主义文化中的自我应属于社会取

向的自我，它包括关系取向自我、家族取向自我

和他人取向自我。[19]因此，在集体主义文化中，

个体会因为朋友或家人的行为而感到羞耻或自

豪，而不仅仅只是由于他自己的行为。Deborah 
Stipek以中美大学生为被试对这一假说进行了验

证。[20]

（二）羞耻感的跨文化研究 

文化人类学家Ruth Benedict在其著作《菊花

与刀》中曾指出，美国文化属于罪感文化，而日

本文化则是一种耻感文化。[21]在以独立型自我

为主导的个人主义文化国家中，羞耻通常被看做

是一种消极的负性情，且与愤怒等一些防御性反

应相联系，这是由于在西方，独立的意识是被尊

重的，在他人面前表现羞耻被理解为是无能的。

但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互相依赖是被认可的，在

他人面前表现出羞耻体验被视为是勇敢的并且

是积极的。 
Tracy 和Robins认为内部的、全面和稳定的

归因会产生羞耻感，然而Mesquita Karasawa的研

究表明：在东亚文化中Tracy的归因类型不是产

生羞耻感所必需的，在这种文化中，羞耻感的产

生是因为个人感觉到了他人对自己的负性评价，

与负性评价原因无关。[22]Walbott 和Scherer研究

表明：与个人主义文化相比较而言，集体主义文

化中的羞耻感是一种相当剧烈的、短暂的情感体

验，而且对自尊和社交关系有较小的影响。这种

不同可能是由不同的应对羞耻模式所引起的。集

体主义文化中的人们或许能够更有建设性的去

应对羞耻感，将羞耻感作为修补社会关系的积极

自我意识情绪。在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中，当人际

关系破坏时，他们可能采取的可能是防御性反

应。他们认为，相比于为羞耻承担责任而言，通

过回避他人或转而去责备他人来缓解羞耻感更

容易。[23]

四、结论及展望 

自我意识情绪尽管是在最近 20 年才进入研

究者的视线，但这一领域很快便引起国内外众多

学者的兴趣，并做了大量实证研究，其中尤其是

针对内疚及羞耻之间的差异已有相当成熟的研

究结论，并且意识到其文化差异。近几年，其他

自我意识情绪如尴尬、自豪等的相关研究也有所

进展。自我意识情绪作为道德情绪的研究领域相

对薄弱，然而道德情绪对于道德发展之重要性是

不言而喻的，因此需进一步探究自我意识情绪与

道德认知、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 
随着跨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兴

起，学者们逐渐认识到了文化在心理学研究中的

重要地位，它影响着个体心理的各个层面。作为

社会生活的产物，自我意识情绪的发展更加离不

开文化背景。国内外学者对自我意识情绪的跨文

化研究虽然都有所涉及，然而研究并不是十分深

入，更确切的说，我们现在所涉及的研究都是站

在西方文化视角，国内学者做研究所依赖的也都

是来自西方学者提出的理论，这在中国的适用性

如何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我国本身就是多民族国家，尽管随着文化现

代化的推进，文化已有呈现互相渗透、互相融合

的趋势。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到历史的、

人文的和自然的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各民族

在诸多方面的差异仍然存在，这是我们不得不考

虑的，因此，民族差异是我们研究自我意识情绪

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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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ross-culture Study on Self-conscious Emotions:  

Guilt and Shame 

YANG Ling，LI Lei，YUAN Yan   

（Educational Colleg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Self-conscious emotions (SCE) are typical of sociality that determine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culture on the 
emotions like guilt and shame increasingly concerned by domestic and overseas researchers. We discuss their studies to 
indicate the consistency in the areas of the inducement of guilt and shame, effects and correlations with mental health while 
demonstrating the inconsistency arising from cultural factors. The paper thus put forward correspondent views on the 
shortcomings of cross-cultural study on self-conscious emotions. 
Key words：self-conscious emotions; cross-culture; consistency; othe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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